
南方文坛 2019.4
Southern Cultural Forum

近日，《海代泉科学知识寓言选》由广西科技出

版社出版。此书创作历时两年多，经过反复修改、

补充而成。本书有两大特征，一是科技题材，分为

植物、动物、生理卫生、天文地理、科学常识等专

题，二是寓言文体。当今儿童文学出版以原创小

说、童话以及中外经典童话、经典寓言为主，而较

少涉猎原创的寓言文体。固然有少数优秀的原创科

幻小说出版，但科技题材寓言作品在儿童文学出版

格局中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这种出版格局下，海代

泉寓言集的出版就显得弥足珍贵。海代泉以寓言作

家著称于世，这部科技题材寓言集的创作提示了当

下儿童文学创作的失衡状态。同时，原创科技寓言

日趋失落的背景下，该书出版又昭示出边缘文体重

获生机的可能。本文以海代泉科技寓言创作为个

案，结合当下儿童文学出版现状，探析儿童文学出

版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的可能性。

寓言自古以来就是文学中的重要品种。它以精

妙的情节吸引读者，通过故事的讲述给人以启迪。

“寓言”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的《寓言篇》和

《天下篇》。庄子曰：“寓言十九，籍外论之。”中国

古代寓言既有叙事体，也不乏诗体，但总的来说文

体形式略显单调。从接受看，中国古代寓言多用于

政治和哲理的说教与辩论，而对文化层次较低的儿

童读者有所忽略。在《伊索寓言》等欧洲及印度寓

言影响下，面向儿童读者的寓言创作渐成气候。至

20世纪，以拟人化手法创作的动植物题材寓言在整

个寓言创作中占绝对优势①。“五四”时期，鲁迅、

胡适、茅盾、老舍、张天翼等大家都有寓言创作，

例如鲁迅的《古城》、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等，

这些作品以现代价值观念烛照传统文化，反思民族

劣根性。30年代，中国寓言文体形式不断创新，出

现了老舍的《猫城记》、张天翼的《鬼土日记》等新

体寓言小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儿童文学生产追随主流文

化，张扬集体力量并持续到“新时期”之初。思想

解放运动推动下，中宣部、文化部与国家出版局等

部门相继举办了两次全国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

会，同时推出儿童文学创作评奖活动。儿童文学出

版座谈会和评奖制度的出台“像一声春雷，迎来了

新时期儿童文学园地百花竞艳的春天”（庄志明

语）。随着文艺思想的渐趋开放，儿童文学创作在新

时期之初迎来自“五四”以来的“第二次崛起”（谭

旭东语）。

作为儿童文学的重要文体，“新时期”寓言创作

在艺术形式上更加开放，除了延续传统叙事体和寓

言诗，还包括寓言剧、寓言电视、寓言电影、寓言

相声、寓言快板等。同时，寓言创作题材不断丰

富，如黄瑞云有关环保题材的《普罗米修斯的哀

伤》《猫岛的悲剧》，凡夫的《蝉的新生》、方崇智的

《蟹壳》等批判守旧、赞美改革的寓言作品。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传播最新科学成果的科技题材寓言成

为特别受宠的寓言新品种。虽然《列子》中也存在

如《偃师造人》《扁鹊换心》《小儿辩日》等科幻色

彩浓厚的篇什，但此类作品在中国古代毕竟还是比

较少见。应当说，中国科幻寓言创作高潮出现在改

革开放的“新时期”。叶永烈的 《小灵通漫游未

来》、秦牧的《黑豹的邻居》、郑文光的《飞向人马

座》、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孟伟哉的《花

博士与赏花者》、金近的《青草、老鼠和桃子》、魏

锡林的《耗子嫁女》、黄庆云的《皮鞋兄弟》、马达

的《动物世界科学寓言百篇》等出色的科技题材寓

言作品都出现在“新时期”。

从百年儿童文学发展史来看，冰心、周作人、

叶圣陶、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金波、葛翠

琳、孙幼军、曹文轩、郑渊洁、张之路、汤素兰、

伍美珍等现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在 20世纪中国几代

人的精神成长以及现代人格的塑形中发挥了极其重

要的作用。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到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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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儿童文学出版对“畅销”概念的推崇，“编辑

不再安于三尺案牍，而是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市场”②，

这使儿童文学作家“想尽办法使自己拥有巨大的市

场效应，拥有更大的读者群”，如果儿童文学作品

“没有足够的娱乐元素和市场的接受度，出版业也不

会给予作品问世的机会”③。为了迎合主流的商业化

出版潮流，有的作家强调把创作姿态降低到“与儿

童在同一水平线上”（杨红樱语），追求“好看”“好

玩”的阅读效果。这看起来似乎是对“十七年”儿

童文学高高在上的“教育者”视角的纠偏，但从文

本来看，这种“低姿态”创作又走向了“快乐主

义”的极端，它缺少形而上的情感培育、审美熏陶

和精神提升的空间，事实上是以抛弃儿童文学对少

儿的“启蒙”功能为代价的。不能不说，这种为追

求市场销量而放弃对孩子创造性思维和良好情操的

培育的童书出版走向是应该极力避免的。

在八九十年代，海代泉勤于儿童文学创作，出

版童话、寓言、寓言诗、儿童小说等十多部，产量

很高但较少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新作《海代泉科

学知识寓言选》无论从语言形式还是从思想内容来

看，都是新世纪中国寓言文学的新收获。纵览全

书，海代泉寓言创作主要体现出三种叙事路向。

一是朝向童真。儿童对知识的探知欲望是海代

泉科技题材寓言创作的心理预期。从接受群体看，

儿童年纪小、文化浅，缺少生活经验，处于探知世

界的人生阶段。而这部寓言集的显著特征是其所体

现的巨大信息量和显在的知识性。这些知识对儿童

来说大都是陌生的，属于“未知”世界。这个意义

上，阅读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探秘的旅程。随着

叙事推进，一种神秘感挟持着少儿在阅读的旅行中

与作者一同遨游知识的海洋，去探索日常生活背后

的科学秘密。

那么，作为创作主体，作家究竟如何才能让吸

附着高知识含量的寓言激发小读者的阅读兴趣，并

带领孩子与他一道探寻科学的奥秘呢？我以为，要

在文学接受中实现这种精神对接，最重要的前提是

需要对儿童生命、智力和心理保持足够的尊重。从

当前儿童文学出版来看，“在审美价值上过度成人

化，比如对小女孩的衣着打扮完全模仿时尚的摩登

女郎，将某些儿童形象描写得过于足智多谋从而显

得城府很深，甚至在其中出现大量少年儿童之间爱

情故事的情节描写”④，这种书写向度与少儿人生经

历以及心理和智力状况是极不相称的，其后果是，

很大程度上会妨碍孩子对社会生活的正确认知，往

严重处说，甚至会把他们引入歧途。因此，在知识

输入的问题上，除了需要照顾到孩子的欣赏口味，

作家还不能不尊重儿童心理意识和智力状态。基于

普遍成人化的创作偏向，有学者对儿童文学提出这

样的设想“如何在试探、寻索儿童文学的题材与文

本边界的努力中，保持与真切、鲜活、生动的童年

审美感觉和趣味之间的血肉联系”，或者“如何在儿

童生活的普遍书写中，认识、寻求一种独特、纯

正、高级的童年文学趣味”⑤。

所谓朝向童真，就是要求作者将叙述姿态降低

到儿童的层次，通过儿童视角去观察“事物”，以儿

童心理去描述动植物的生长习性。毕竟，科学知识

是非常枯燥的，由此，作者有必要根据儿童心理特

点去揣摩那些没有情感也没有思维的“事物”，对之

进行人格化的艺术处理，“改造”成适合儿童阅读的

形象。首先，海代泉寓言在标题的命名上做出了这

种努力。有些标题是拟人化的，如《太阳公公的七

个女儿》《大树的梦》《小花猫剪胡子》《鲨鱼告状》

《动物气象员》；有些标题是颠覆“常识”的，如

《植物也有感觉》《会吃虫的猪笼草》《没翅膀动物的

飞行比赛》《鱼也能离开水》《小鲫鱼变形记》《羊毛

不都出在羊身上》。看到这些既风趣又触人深思的标

题，可以想见，孩子们的阅读兴趣会油然而生。

海代泉创作的童真化是以虚构形象来完成的。

以《想帮花朵做好事的蚂蚁》为例，作品描写蜜蜂

是如何采花传粉的，但没有止于采花传粉的一般性

描述，而是在“蜜蜂”的形象之外，设置了另一个

“对应物”——“蚂蚁”的形象，与之构成对照，说

明生活中的事理。“对照物”的设置及其所贯穿的类

比逻辑，使蚂蚁、蜜粉与桃花姐姐之间的对话过程

变得曲折有致，充满稚气而又不失情理。这种艺术

效果的取得，归功于作者将叙述视线降低到儿童的

层次，让寓言的讲述更切近儿童好奇和对比的欣赏

心理，同时也创生了一道不乏童真之气的趣味线。

更重要的是，海代泉作品中动植物的交谈以及

对话中的情理和逻辑，通过文学阅读无形中参与了

少儿的生命成长，促进儿童理性思维的形成，实现

儿童健康人格的塑造。从创作角度来看，每篇寓言

作品的写作都离不开儿童思维的参与，都是儿童思

维与审美思维的“化合物”。《山雀交朋友》通过山

雀与啄木鸟的愉快合作，保护绿色森林，共同御敌

的画面，鼓励儿童多做一些对人类、对社会有益的

177



南方文坛 2019.4
Southern Cultural Forum

事情，劝人向善、和谐共存的价值诉求非常明显。

不难看出，向善的人格是海代泉寓言建构艺术形

象、确立价值目标的道德根基。又如《各有各的习

惯》，这是一则以植物为审美对象的寓言，并以“意

义”的揭示把叙述目标导向了儿童德育范畴。

这些锻造儿童文化人格、科学思维，培育价值

情操的篇章中，部分是从反面来说明道理的。那些

啼笑皆非的结局，皆以童真、童趣见哲理。以《鹦

鹉学舌》为例，鹦鹉在不同场合“讲”同样的话，

主人的态度却截然相反。这种不分情况变化而以同

样办法解决问题的死板思维，定然令小读者捧腹大

笑。《乌龟的老办法》同样如此。乌龟先是遇到狐

狸，它的办法是把头缩进坚硬的壳里，使狐狸无从

下手，因此逃过一劫。而后来碰到体型巨大又凶恶

无比的胡秃鹰，乌龟以同样的办法应对，结果成了

胡秃鹰的盘中餐。又如《想帮花朵做好事的蚂蚁》，

作者通过蚂蚁模仿蜜粉采花传粉的过程的描述，向

小朋友传达出一种向善的情感伦理。蚂蚁不但不能

帮上忙，它身上分泌的蚁酸反而会对花蕊构成伤

害。善意的想法最终未能变为现实。这则寓言告诉

我们，不管自身条件是否符合，只凭良好的愿望和

一腔热情，不但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还可能造成

适得其反的后果。蚂蚁的思维显示出不成熟的幼年

特征，而寓言在结尾则实现了一种思维的矫正。

二是朝向知识。丰富的知识含量是儿童文学出

版的主要价值追求。“儿童旺盛的求知欲决定了具有

丰富知识审美价值追求的儿童文学出版物能在更大

程度上受到儿童的欢迎。”⑥海代泉先生写作本书的

目的是向少年儿童介绍科普知识，于是他尽可能将

生活知识、科学常识和最新科学发现融入形象化的

描写中和生动有趣的对话里，以寓言的形式为他们

打开现代科学的一线视角。如果孩子们在阅读后，

能引起对科学知识的重视，进一步深入了解科学，

热爱科学，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就实现了，甚而感到

快慰。从科普角度来看，适于小学中低段学生阅读

的“桥梁书”较少的情况下，这部科学知识寓言集

的出版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当前儿童文学创作日渐转向娱乐化。“娱乐至上

观念的侵袭使新世纪儿童文学创作的启蒙意识逐渐

淡化，而转向以无原则的低俗和不健康的描写去迎

合儿童的好奇心，或者以不良爱好和兴趣获取更多

市场份额和利润。”⑦也就是说，当前儿童文学出版

以生产“趣味”为主旨，过于强调文学消费中的浅

层次娱乐，而严重忽略了少儿读者在文学接受中的

“收获”。读完作品，孩子学到了哪些知识，获得了

怎样的人生启迪，这些审美目标并未有效纳入创作

者和出版者的视野。这是新世纪儿童文学生产中的

突出问题。最典型的例子，“马小跳系列”过度强调

情节的趣味性，以迎合儿童好玩好奇的心理特征，

而放弃了高雅情趣、道德情操和丰富知识的灌注。

而科技寓言的创作，对海代泉来说，不只意味着给

少儿读者“传道”“授业”“解惑”，更多是在不失趣

味性和童真性的前提下，通过形而下的描写升腾出

形而上的人生哲理。这个意义上，“寓教于乐”的审

美原则对寓言写作来说依然是适用的，而且显得更

为必要。儿童阅读虽然追求“好玩”的效果，但增

长见识、培育情操无疑是其终极性的阅读期待。

从创作目标来看，力图将科学知识尤其是世界

最新科学技术动态艺术化地传达给少儿读者，是海

代泉寓言写作的第一要义。无论是以植物、动物及

其生长习性为描写对象的作品，还是有关生理知

识、天文地理、科学常识的篇章，给读者传输的知

识养料都是异常丰富的。《昆虫遇险记》描述各类昆

虫在遇到危险时如何各显神通使出百般本领，巧妙

避开杀身之祸的办法。《不会飞的鸟》通过公鸡与苍

鹰的对话，让我们了解到南极的企鹅，非洲的鸵

鸟，毛里斯岛的渡渡鸟、阔醉鹦鹉，新西兰辟岛的

恐鸟都和公鸡一样，虽然都生有翅膀，但丧失了飞

行的能力。作者借此喻示，任何事物，用则进化，

不用则退化。《骄傲的北极星》既有鲜为人知的天文

知识，同时又表明，在日常生活中，不要以自我为

中心，不能因为一点成绩就骄傲甚至狂妄。万事万

物都在变化中。就像在一万两千年后，北极星的位

置将会被织女星所取代，今天的“中心”在明天可

能就沦为“边缘”。

就科学知识本身来讲，这部寓言集既有常识性

的科学知识的审美传达，又对世界最新科技成果投

以相当的关注。海代泉先生意欲将最前沿的科学发

展动态通过寓言的形式介绍给少儿读者。《谁的能量

大》向读者呈现了铀元素作为“能量大力士”的神

奇性。铀是自然界中能够找到的最重的元素，它通

过原子核裂变可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血液和心脏》

告诉我们心脏工作的原理，同时也介绍了最新研制

出的新型人造心脏。这种心脏用金属材料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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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的体积小于大拇指，功能相当于微型泵。但

人造心脏不能代替整个心脏，而是安装在心脏内

部，运行时每分钟将十升血液从心脏泵进动脉中。

作品以形象化的描述将这些科学前沿动态传达给小

读者，促发儿童勤于思考的习惯以及对科学世界的

探知欲望。

三是朝向审美。儿童文学是诗性智慧的展现。

为了避免枯燥的说教，这本寓言集力求做到深入浅

出，通过拟人、比喻、对话等形式，增强文学阅读

的趣味性。寓言的艺术呈现方式是儿童进入神秘世

界的重要通道，也必然是考验作者文学审美能力的

重要指标。因为寓言作为一种文体，旨在以审美的

方式塑造形象，传达哲理。语言、叙述、视角、形

象等艺术手段的使用以及使用得如何，都直接关涉

到文学接受的效果。就艺术形式来看，海代泉多以

拟人和对话的修辞来激活叙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

展，同时，创作主体自觉地把“事物”当作一个生

命体，并赋予其性格特征。为了吸引儿童读者，作

者将动植物进行生命化、人格化等艺术处理，使

“主人公”具有“人”的情感和逻辑，而不是把理念

生硬地套在“人物”身上，任意摆布，颐指气使，

更不是把科学知识直接灌输给读者。借助艺术形象

之间的对话，在对话中透露科学知识以及生活中隐

含的事理，更易让儿童重视“文本”，而不只是以获

取知识为旨归。这是海代泉寓言的创作理念。

从叙事模式来看，海代泉寓言作品中，谜团打

开的过程构成寓言故事的中心线索。为了完成主题

表达，作者惯于塑造一个“质疑者”形象，而这个

“质疑者”与“揭示者”的对话构成叙事的动力源。

《落花生的秘密》 中的乌鸦就充当了这个“质疑

者”，而花生秧和土壤则扮演“揭示者”的角色。起

先，花生秧说，花生是在土壤里获得生长的。但乌

鸦不信，于是问土壤。土壤耐心地讲述“花生仁”

的发育过程。子房柄能否插进土壤，决定着子房能

否受到刺激而获得发育，落花生最终能否结实。乌

鸦的质问步步紧逼，迷雾层层拨开。乌鸦的形象犹

如土壤所埋怨的那样，“你真是个怀疑主义者，怀疑

这样，怀疑那样”，这个“怀疑主义者”形象的塑造

不但能促成谜团的揭开和问题的解决，更重要的

是，有利于培育孩子敢于质疑的精神，形成一种打

破定向思维、反叛惯常意识的独立人格。

海代泉寓言善于勾勒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寥

寥数笔，独具特色的艺术形象便呼之欲出，栩栩如

生，过目难忘。以《不认母的佛像珍珠》为例，这

则寓言同样在对话中铺开故事。佛像珍珠从沐浴者

的饰品上脱落，跌到沙滩。这是一枚名贵珍珠，应

该很容易被海滩沐浴者发现，拾入囊中。但作者并

未以惯常模式展开叙述，而是让这枚佛像珍珠与一

只母贝相逢。这就让故事披上了传奇的外衣，同时

让珍珠的命运有了多种可能性。更重要的，这种故

事开端的设置为佛像珍珠的性格塑造提供了更大的

空间。佛像珍珠当然把自己当作人们心中的掌上明

珠，无比高贵。母贝的丑陋与珍珠的美丽形成鲜明

对照。佛像珍珠无法认同母贝的说法，不能证实自

我的真实出身。因此，珍珠与母贝的亲缘关系是接

下来两者争论的焦点。当佛像珍珠恶狠狠地对母贝

说：“你这居心叵测的丑八怪，怎么配同我在一起，

快滚远点。”佛像珍珠对自我真实出身的质疑开始转

向彻底的否定，彰显了浅薄者的骄傲自大的性格特

征，而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来看，珍珠对自我身份的

拒绝隐喻着人类生存中自我认识的误区，以及自我

身份认同危机的现代性焦虑。这则寓言除了告诫儿

童不能骄傲自满，敢于正视缺点和问题，同时也将

灵魂中那个真实的“自我”（母贝）推向前台，批判

的锋芒指向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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